李中权将军：天津解放是新中国的奠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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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60年前的今天，著名的平津战役打响，当年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正处在解放当中，在这纪念天津解放60周年的日子里，记者专程赴京拜访了当年解放天津时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委员李中权将军。他是迄今惟一健在的参加过辽沈、平津战役的纵队(军级)指挥员。当年他与詹才芳的九纵队率先入关，直下天津，在天津攻坚战中，担负南城突破，啃下了解放天津战役中最硬的一块骨头。

		

	李中权将军在家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亲笔书赞李中权将军。





　　号称三个月攻不下的天津29个小时解放
　　60年前发生在我们这座城市的那场战事——平津战役，早已作为世界军事史上大兵团城市攻坚的经典战例永载史册：29个小时，一举拿下“固若金汤”的天津城。13万美械装备的天津守军一夜之间溃败。这个案例，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让西方军事专家费解。据说，蒋介石在接到天津失守的报告后，拍案怒骂：“娘希匹，介山(陈长捷)无能！党国罪人！”气得好几天茶饭不思。因为时任天津警备司令兼天津城防司令的陈长捷与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曾当面向他夸过海口：“天津城防，任共军三个月也攻不下。”事实上，却不到30个小时城破人亡……陈长捷也没脸见人，被活捉后几次想自杀……
　　2009年1月8日下午，在北京西直门内大街一所高层公寓里，李中权将军借助他撰写的回忆录，向记者讲起天津之战的一些往事，时而穿插几段轶闻。这场战事他已经讲了60年了，每个细节都烂熟于心。在他看来，“那是历史本来的安排。百万大军入关，他老蒋就是再有三个天津，老子也拿下！”这位从巴蜀大山里走出的红军老战士，迄今乡音未改，虽然已经94岁高龄，但思维依然敏捷。
　　“你是我这几天见的第四个记者。”老人扶着老花镜，端详着记者：“哈哈，我们见过哟。”我们的确见过，10年前，记者撰写平津战役五十周年专题稿件时，曾经专访过李中权、莫文骅、杨成武等开国将领。而今，与他同时期的高级将领多已“作古”，他是惟一亲历平津战役的高级指挥员，因而每有媒体寻访史料，他都是第一见证人。
　　在李中权看来，60年前的天津之战，是“三大战役”最特殊的一战。“辽沈是战略反攻的开始，淮海是战略决战的收尾，平津战役则承上启下，毛主席给老蒋点了个死穴，一招致命。”李中权说，“天津这座大城市的解放，直接赢得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天津之战是为新中国奠基的礼炮！”
　　“九纵”4万人马秘密入关直捣塘沽
　　“我们这个‘九纵’啊，照林彪、罗荣桓的话说，是一杆用起来顺手，打出去见效的枪！”李中权将军娓娓道来。
　　“九纵”的老底子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有大批红军干部骨干。1947年8月编入东北野战军后，转战辽西，攻克锦州，血战四平，解放沈阳，是东野主力部队。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紧接着运筹平津淮海战役，命令东北野战军暂停休整，秘密入关。
　　1948年11月22日，“九纵”奉命为东野左翼先锋率先入关。“本来，野司要我们23日行动。我们‘九纵’有好多冀东子弟，一听说要打回关内去，解放唐山、天津，一个个像捆不住的老虎，恨不得一脚踏平关内！”李中权将军笑道，“我这个政委心里有底了。对时任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的詹才芳说，你看看这个样子，入关头功非‘九纵’莫属。詹司令也对我说，今非昔比喽，就看他老蒋填不填得下我们的胃口。”
　　全纵4万多人马，昼伏夜行，秘密向关内挺进。“1948年12月7日，也是这么个大冷天，呼口气都结冰。我们越过长城，回到了冀东。这个时候，中央军委命令东野‘九纵’改为第46军，扩编为4个师，共5万多人。这下子，‘九纵’更是兵强马壮了。”12月12日，“九纵”接野司电令：以每日百里的行军速度，直插芦台、塘沽，切断国民党部队出海逃路！在林彪的战役考虑中，“九纵”是一条钢索，要把天津守军牢牢捆住，林彪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扎口袋。放走一兵一卒，我就拿你们是问！”
　　部队半刻也不停留，边走边传达命令。先头部队136师直扑唐山，唐山守敌87军早就弃城而逃。李中权将军说：“他们大概清楚‘九纵’的名气，打锦州时，我们活捉了范汉杰，是个国民党上将哩。他们不敢跟我们交手。”部队一直打到茶淀，完全控制了津南地区，为合围天津扎牢了南大门。
　　“九纵”行动之快，出手之猛，令国民党天津守军猝不及防。天津的一家报纸说，共军将其精锐之主力“九纵”摆于津塘之间，切断国军退路，天津危哉！李中权笑道：“我把报纸给詹才芳看，说，老詹，你看看，人家称我们为精锐哩，我们可得争气哟！老詹哈哈大笑，老子本来就是主力，用不着他封！”
　　“九纵”入关10天内歼敌9700余人，完成了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受到野司首长表扬。李中权将军说：“这只是小试牛刀。但是接下来的天津攻坚战，就没这么顺手了。”
　提议改变作战计划：“缓攻两沽，先打天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灿若星河的将帅中，李中权将军颇具个性：能打，能讲，能文，能武。当年，他一家9口参加革命，红军长征时，他年仅19岁就任红四方面军独立师政委。抗日战争时期，先在延安抗大任大队政委，后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32岁出任东北野战军九纵政委。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就是好战，不打硬仗不过瘾。但我也讲战术，划不来的仗绝不硬打。战士的生命多宝贵啊，在这一点上，我和老詹指挥风格一样。”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风格，使得他每临大战都爱提建议。刘亚楼说他“脑壳里总有鬼点子”。对天津之战的战役调整则是他众多“鬼点子”中印象深刻的一例。
　　“九纵”切断天津与塘沽守敌之间的联系后，刘亚楼根据平津战役“先分割，后围歼；先两头，后中间”的作战方针，令“九纵”先攻大沽，七纵、二纵先攻塘沽，以夺取两沽要塞，然后集中兵力攻打天津。但是数九寒天，战士们固守滩涂阵地，浸在冰冷刺骨的海水里作战，加之敌舰炮密集轰击，伤亡巨大。李中权急了：“格老子的，这是打的啥子仗！”他把战场实际情况向上级如实汇报，并与詹才芳商议，力主前指改变作战计划，“缓攻两沽，先打天津”。
　　“没想到，报告递上去后，刘亚楼马上到前沿阵地视察。对我说，你们的想法，二纵七纵也提了，我们想到一起了。先打天津！”
　　12月31日，前指果断决定先攻天津，并命令九纵调头由津南突破。“那一年天气特别冷，因为空气潮湿，感觉比东北还冷。但战役打响之前，部队不能暴露行动意图，爬冰卧雪，潜伏待命。好多人冻伤了手脚。就这样，等到了进攻的那天。”李中权将军边说边擦着手背，仿佛还有当年的寒意。
　　天津外围战1月5日打响，攻城战1月14日开始
　　如果把内外围战斗一并列入天津之战整体战事，天津之战当是从九纵向据守灰堆之敌发起攻击开始的。时间先于攻城9天。
　　肃清外围之敌，是前指给九纵的任务。刘亚楼比喻这叫“先吃肉再啃骨头”。但九纵一出手就啃到了“硬骨头”。今天，记述天津外围战斗的文字难以计数。权威的记载当数李中权执笔与詹才芳联名发表的《斩断津塘联系，攻夺坚城天津》一文：“1949年1月5日3时进入攻击出发地。77团指战员在夜色掩护下，冒着严寒匍匐前进，一起插到灰堆与天津(城)之间。6时30分，77团突然发起进攻，在敌人两面炮火夹攻之中，英勇作战，经过3小时激烈争夺，拿下灰堆造纸厂，关上(城内)敌人后退的大门……13时，灰堆战斗胜利结束，活捉敌少将白英杰及部下3200余人，津南城防完全暴露在我军铁拳之下……”李中权说，“严格讲，天津之战应是从1月5日外围作战算起。但攻城战是1月14日开始的。”
　　拿下外围之敌，九纵静候总攻。刘亚楼给九纵的主攻任务是从津南破城，与北面的部队南北对进，会师耀华中学。李中权将军详细记录了攻城时间：1949年1月14日4时，部队进入阵地；10时整，从灰堆开始响起隆隆炮声……对攻城路线，将军也有详细记载：小王庄、尖山、马场、德国楼、倪家花园、纪家庄、土城、陈塘庄、黑牛城、爱德里、马店、东楼、西楼、南楼、北楼、绍兴道、南开、耀华……这些耳熟能详的地名，有的更改，有的沿用至今，它们都见证了英勇的将士们是怎样的前赴后继，不怕牺牲。
　　天津之战仅用29个小时，创造了解放战争我军攻克大城市速战速决的经典战例。“刘亚楼的指挥艺术的确高超！”李中权说：“这个刘亚楼啊不简单，毛主席用人用得太准了！”天津之战结束后，刘亚楼请纵队军政首长吃饭，“地点在利顺德饭店。他特地给我和詹才芳敬酒，说，代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首长感谢九纵！”李中权回忆：“刘亚楼这时交了底，说原来没指望九纵能突破城南，因为那里防守坚固，又是水网交错的开阔地，很难攻。没想到我们不仅拿下了，而且伤亡没有预想的大。他说，我没有告诉你们实情呵，怕你们不用力。我一听，这话是表扬我们嘛！一连跟他干了三杯！”
　　尊重历史，四野在解放天津战役中功不可没
　　关于平津战役，关于天津，李中权将军说：“过去那些事，讲几天也讲不完。牺牲了那么多同志，不容易呵！”将军深情地说：“活着的人不能忘记历史。我的那些老战友们，都走了，纵队一级的就我一个人了，唉——”
　　对于历史，李中权将军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天津之战是三大战役中与攻锦州一样的城市攻坚战，但意义远比锦州重大。天津的解放，令北平门户洞开，形成孤城，彻底击碎了蒋介石让傅作义固守华北，以观局势、等待美援的企图。从根本上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从此，东北、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使我军集中力量于淮海战场。因此，平津战役中的天津之战，可以说是新中国的奠基之战。”
　　多少年来，由于林彪事件，关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四野在整个解放战争中的贡献，曾经被刻意淡化。李中权将军说：“林彪的叛党叛国与他在战争年代的贡献是两回事。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功劳。更不能因为他否定整个四野的贡献。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四野纵横全国，与兄弟野战军一道，为建立新中国做出的贡献不可抹杀。”这个观点，即使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时，他也坚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我就是认这个理儿。按毛主席的实事求是观点看历史，没有错。”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李中权将军第一个提出建“辽沈战役纪念馆”。“淮海战役有纪念馆，三大战役首战的辽沈战役为什么不能建纪念馆？”他直陈中央军委，建议很快被采纳。在确定辽沈战役纪念馆址时，有人提出选址沈阳。将军又表示反对，“锦州是辽沈战役首战之地，纪念馆应该建在锦州。”这个意见也被采纳。1989年10月，他又提议建立“平津战役纪念馆”，得到聂荣臻元帅、彭真委员长支持，中央很快决定在天津建立“平津战役纪念馆”。
　　李中权将军说：“尊重历史，也是尊重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对后代是很好的革命史教育。”但他对自己的荣辱沉浮却看得轻淡。1955年，他授衔少将，而与之相同资历的同志都是中将军衔。对此，他淡然视之：“我能活下来，已经知足了。”他的宽广胸怀，也赢得官兵敬重。现在，他享受副大区待遇，有秘书、公务员和专职司机照顾他的晚年生活，但他却极少麻烦身边工作人员。秘书王钢说，“中权将军是我服务过的老首长中最让我敬佩的人。”王钢介绍说，他的晚年生活很有规律，写字、画画、下棋、打网球、写回忆录，去年，他以93岁高龄挥拍上阵，参加总政老干部网球赛。豁达、宽容、清心、自然是他长寿的原因。
　　1983年，李中权将军由南京军区空军第二政委任上进京休养，至今20多年了，虽身居斗室，仍心系国家，关心军队建设。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亲笔赞他：“满门革命赤子，辉煌永留青史”。
　　今天，国共两党早已休战，李中权将军仍然关注两岸关系走向。他对记者说：“现在与国民党的关系又缓和了，胡主席纪念《对台湾同胞书》发表30年大会上的讲话好哇，我很感动。”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到台湾去看看，“就是不知道过去的对手还有没有活过我的。”说到这里，将军愉快地笑出声来。
　　对于天津，他最新记忆是去年4月的参观游览，“变化太大了，我认不出来喽。我祝天津的百姓生活得更幸福，我这里祝福他们！”将军说完双手抱拳，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真诚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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